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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文
□□ 覃寿娟

□□ 展爷（壮族）

□□ 李道芝

如果你遇到一个戴眼镜的中年
男人，长相庸俗，说话夹壮，爱讲笑
话，段子调侃完后喜欢用壮话翻译
的，那就八九不离十，你遇到我了。

北京电梯里站着一个秀色可餐
的女人，身材袅娜，前凸后翘。男人
眼贼，喜欢聊女人，德性都差不多。
我用壮话说：“达内盘啵（这个女好
看）。”来自都安的老梁，把目光粘在
女人脸上：“呐梅怯类，差滴（脸有雀
斑，差一点）。”两个男人厚颜无耻，用
嘴巴把女人生吞活剥，肆无忌惮地评
头论足。电梯打开，女人出去，又转
回脸，目光犹如尖锥扎来：“港化酒心
滴，谷都安高岭（讲话小心点，我是都
安高岭人）。”

我俩顿时瞠目结舌，面红耳赤。
从此说话变得谨言慎行，害怕身边潜
伏着老乡。离京那天，机场行李托运
处排起了长龙，我被挤成一张薄饼，
鼻尖之前是别人后脑，我的后脑又粘
着别人鼻尖，粗喘袭来，颈背热得发
烫。实在难忍，我嘣出壮话：“排队堂
古，古可歹瓜（排队到我，我也死
啦）！”人群涌起了微澜，排在最前边
一个俊朗男人，转过脸来，也用壮话
试探：“老乡？”我一激灵，如遇救星：

“大化！”那人立马回声：“机票拿来，
你们去冷饮店坐等，我帮办手续。”

回到河池，我给作家红日说了这
事，全桌爆笑如雷。红日感叹说：“电
梯女人给你们两个流氓留了面子，那
是壮族人宽宏大量；机场男人为你们
代劳，那是壮族人热情善良。说到
底，还是咱们说壮话的人亲啊。”桌上
立马有人嗤笑着说：“说壮话有啥了
不起，狭隘主义。”这人级别比我高
点，比红日低点，但脸面都比我们
大。权力是最好的壮阳药，他把控一
个大部门，说一不二的主，整日板着
等级森严的脸面，从不跟文人嘻嘻哈
哈。我给红日使个眼色：“谷古勒吹
内歹贝？（让我把这卵仔搞翻？）”红日
点头默许。我站起身，倒满大杯，毕
恭毕敬上前：“悠点蒙哥歹（等下你就
完蛋）！”那人听不懂，冷眼看我。红
日翻译：“他说祝您万寿无疆。”奉承
好话犹如春风，笑容在那人脸上破土
而出，酒便喝得川流不息，出了门就
哗啦吐了个翻江倒海。

我有一个报社朋友，名叫黄雷。
我称他“日雷（名叫雷的男孩）”，他称
我“日展”，多年微信、QQ交流，互发
乱七八糟的表情，两人笑得一塌糊
涂。某日深夜，黄雷火急火燎打来电
话：“兄弟，出大事了，你要小心！”我
内心一紧，惊慌从床上爬起。黄雷频
频发来微信截图：“问：需要证实一

下，您和网友‘展爷’聊天，内容揣摩
不透，像是暗号，请您说明。黄雷：我
们都是壮族，在说壮话。问：‘谷结蒙
贝侬’是什么意思？黄雷：我爱你兄
弟。问：‘蒙滴心情谷理该，谷的心情
蒙米罗’？黄雷：你的心情我理解，我
的心情你不懂。问：您确定不是非法
用语，不是传递某种违反法规的信
息？黄雷：我保证……”我正看得一
头雾水，黄雷嘎嘎大笑：“咱俩聊天惊
动腾讯网监啦。”

作家东西说过作家凡一平的段
子。有导演到南宁跟凡一平谈小说
改编事宜，用普通话交流，价格明
显偏低。一次，凡一平带了个壮语
翻译跟导演谈判，他只说壮话不说
普通话，导演听得一愣一傻，以为
凡一平是国际友人，改编费一下子
就提高了百分之五十。有一次，东
西和凡一平开车去都安，行至县城
收费站，凡一平见女收费员长得水
灵灵，就卷起舌头说：“小姐，前面是
什么城市？”收费员瞄准他的光头，立
即把普通话改成壮话：“能光头蒙（你
这个光头），一个星期回来三次，还问
家乡是什么地方！”凡一平脱口而出：

“小姐，想不到你还会说外语！”有一
次我向凡一平求证此事，他立即眼光
迷离地说：“嘿嘿，那个壮族姑娘长得
确实漂亮。”

交流干部聚在一起，总会顺藤摸
瓜牵出老乡，说壮话的人扎堆而坐，嘴
上叽里呱啦，往往是规模最大的一
团。广西近2000万壮族，人口位居全
国少数民族之首，脑袋凑在一起，嗬嗬
两声，多聊几句，就能拐弯抹角扯出前

世今生的渊源。三杯下肚，相见恨晚，
搀扶着上厕所撒泡尿，回来已是割头
换颈的哥们，“贝侬（兄弟）”叫个不
停。壮族人好客，害怕冷落其他民族
朋友，桌上语言便风云变幻了：字正腔
圆的普通话，轻声细语的客家话，行云
流水的仫佬话，干脆利索的桂柳话，虎
虎生风的粤语，潺潺柔柔的瑶话……
各种方言交织交融其乐无穷。

壮话是我的母语，讲着顺溜，就
像啃红薯芋头一样轻车熟路。梦里
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我每
次下村搞扶贫，还是固执地用壮话与
村民交流，年复一年，竟然能把仫佬
山乡的方言融会贯通，听懂说透。一
个清瘦老妇在院里骂狗：“乱嘿赖，卡
歹贝（乱叫多，杀死去）！”走过墙角的
我赶紧跑回，推门进去：“您是大化
人？”老妇愣了：“大化百马。”“我也是
百马啊。”乡音交融，犹如温情之网，
冬日暖阳般罩满庭院。她叫我“勒
哈”（儿子），我叫她“亚顾”（姑妈），我
们用壮话交谈，百马老家的门前河
水，屋后青山，村口古榕，庙门石墩，
甚至谁家的渔船，哪家的祖墓，在勒
哈和亚顾的乡音里清晰可见，触手可
及，动情之处，姑妈热泪盈眶，攥着我
的手颤抖不已。为此我写了《罗城姑
妈》，北京的《民族文学》发了，广西的

《三月三》转载，还翻译成了壮文。种
田的老父亲郑重其事戴上老花镜，拿
着杂志揣摩半天，啧啧咂嘴：“把书放
到神台上供祖宗吧，这可是壮族人自
己的文字。”

壮话是我们壮家人最美的语言，
弥漫着家乡的气味。一句壮话，一缕

乡愁，萦绕着祖宅门前根深蒂固的老
树，在游子潮湿的目光里，望眼欲穿，
愈拉愈长。人生第一眼，就是看见故
乡山水；出门第一口饭，就是舔舐邻
里乡亲的粗瓷大碗；学会说的第一句
话，就是浓重的壮话俚语。

出门在外，离家飘零，内心成了
失根的兰花，逐浪的浮萍，漫天散飞
的木棉花絮。每年春节，我都回乡，
那种被壮话包围的温馨，美得不能
说。薄如蝉翼的大化鱼生，拌了葱花
的鲜红活血，苦甜溢香的新鲜羊酱，
满嘴香脆的腊猪头皮，嚼着咯吱咯吱
响的红皮花生，舀了上来还挂着黏稠
丝儿的红薯黄酒，满口饮下，味儿悠
长，喝得热泪盈眶。也只有老家的春
节，呼唤的都是乳名，听到的全是壮
话。不管在外面如何呼风唤雨，精通
几国语言，回家必说壮话，要不然就
是众叛亲离了。“啃漏（喝酒）”“独母
独玛独并独开（猪狗鸭鸡）”乡音不绝
于耳，笑得前俯后仰。

整日在城里忙得焦头烂额，回乡
的感觉迫不及待。鼠年将至，我回到
县城。还没放下行李，手机叮咚来了
微信，远在香港的发小问：“哪天回乡
下老家？”

我回微信：“你回来吗？”
发小不语，却发来视频。他已到

家，庭院里聚了满满三桌人，儿时玩
伴二狗、日山、达柳、特猛等人喝得手
舞足蹈，他们举着酒杯，对着屏幕高
喊：“日展，刀兰柳滴（快点回家）！”

我看得心潮澎湃，还没回应，发
小又发来一行字：

“过一个说壮话的年，真好。”

说 壮 话 过 年

一不留神，“猪”年已过，“鼠”年到来。
事实上，人到中年的我，总是感叹时光的匆匆。记得民国才女张

爱玲在《半生缘》里说“中年人过上十年仿佛觉得是弹指间的事”。依
她看来，中年人的十年都似弹指间，更何况是一年的时光呢，春夏秋冬
的更迭仿佛只是一瞬间。

回望过去的一年，岁月尚好，无大悲亦无大喜，日子过得简单而平
淡。一家人按部就班地工作和生活，有衣可穿，有饭可食，有屋可居，
如此已好。自己的身体出现毛病，有尚未确诊的担忧，有病状发作的
痛苦，也有病愈时的喜悦。当然，有些身体的损伤是无法逆转的，由于
运动过量，导致我的膝盖损伤疼痛，让我不得不忍痛告别羽毛球场，最
喜欢的气排球运动也只能偶尔参与。曾经，我是那样的不甘心，但现
在，我学会了放下，和自己的身体和解，接受了时光的安排。我也找到
了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到温泉游泳。少年我也学过游泳，但一直
学不会，我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学不会游泳了，但凭着两个手臂绑
上的浮圈，我到底是学会了最简单的“狗爬式”划水，在泳池里也可以
快乐得似一条鱼。有得有失，有悲有喜，也许，这才是人生。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写作十余年，因某种原因近两年写得少
了，也总算是坚持了下来。一篇篇文章见诸报刊，就像一朵朵花开
在心田，让自己感觉时光没有虚度，偶有文章获奖，更是开心。我
知道，虽然自己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已发表了几十万字，个人所著散
文集《掌心里的阳光》入选来宾市“麒麟山文化系列丛书”正在等
待出版，但自知资质有限，知识贫乏，题材狭隘，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大
家，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写字是一个人的独舞，是自己和自己的心灵
对话，是文字让琐琐碎碎、吵吵闹闹的日子透出一道光，让自己的内心
更加清澈和纯净，在这喧嚣的尘世更能靠近自己的本心，安顿自己的
灵魂。当然，若是能在文字上突破自己，怀着更多的悲悯情怀抒写这
个社会，会更有意义。

新的一年，若是问我有什么愿望，我还是期盼亲人平安，年年
团聚。对于从小失去母亲，失去家庭，跟着舅舅长大的我来说，更
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和珍贵。舅舅和舅娘年事已高，但身体还算硬
朗，几个表弟也都过得不错，在我的心中，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年
年过年，我们仨兄妹和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过新年，每当这
个时候，我都心存感恩，但也知道，没有人会长生不老，只愿这样的时
光长些，再长些。

不念过往，不惧将来，新的一年，是憧憬，也是希望，愿所有的希望
都能实现，愿所有的梦想都成真。

从朝霞初醒
等到太阳升起
从炊烟散尽
等到斜月高悬
从一头青丝
等到满头白发
从呱呱坠地
等到儿孙满堂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从啼声清亮来到这个世界
故乡给了我暖暖的魂
我站在高高的山岗
每一次回望
我就断一次魂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抬眼望袅袅的炊烟
绵绵不绝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除夕
低眉处伤口布满的土地
信念干涸

每一缕乡愁都开成挽留我的山花
我不想只温暖你的床
仅仅在这烟花掩笑的瞬间
我只想陪故乡永不熄灭的烟火
和那些再也回不来的日子
一起将乡愁暖透
与永不凋零的山河
许一世长情

有时我不喜欢回家，迢迢千里
在我出生成长的乡村，和人谈论漂泊
在何处寄居。在家我更多趋于观察
流淌的河水以及雪降落的黄昏
它们引起我怀念。仿佛时间退回去了
蔚蓝的风，掀起麻雀来回飞掠

有时我希望早点回家，由春到冬
孤独的收割人，目不转睛地等着我
许多熟悉的面孔，乡音纯正
他们与我原本是一个整体
被生活强迫分开了。难得好几日
在平原，不觉得自己是异乡人

壮族汉族同住一个村坡，
榕树绿荫盖，木棉红似火。
莽莽群山拥抱着，
拥抱着宁静的生活。

同享阳光，同享春色。
你的田我的地连片稻禾。
三月荔刚刚上了市，
夏日炎炎就摘香芒果。

都种谷子，都种玉米，
瓜秧爬过两家的欢乐。
汉族姑娘常常跑过来，
要把采茶经传给壮族小伙。

壮家米酒酿的香喷喷，
汉家嫁妆堆成山一座。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不用猜，吉日嫁娶是哪个。

汉族说好啊，壮族说尼罗，
两种语言跳动着融合。
劳动，致富，追梦，
同唱民族复兴之歌！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回家过年回家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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